浅谈柳亚子诗歌的三个特色
陆铭之
柳亚子先生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一生留下一万首左右的旧体诗词，反映了清代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亚老的诗作是一座宝库，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笔者在这篇短文中仅仅是就亚老诗歌的特色谈一些肤浅的见解，作为引玉之砖。笔者认为，亚老的诗歌，主要有下面三个特色：

1、 以诗歌为武器，与敌人作斗争
柳亚子对于现实的政治有高度的敏感性，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从辛亥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他的诗歌就是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的历史纪录。一九○九年，亚老和陈去病、高天梅发起组织文学团体“南社”，配合中国同盟会，作革命宣传。他有四首《题张苍水集》的诗，其中一首是：

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

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

张苍水是明末抗清的民族英雄，亚老诗中对他的英雄事迹和爱国诗篇，表示崇高敬仰，同时对清朝贵族奴役汉族人民表示万分愤慨。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排除异己，残杀革命党人，还妄想做皇帝。他在《孤愤》诗中痛斥袁世凯“岂有沐猴能作帝？”又在《消寒一绝》中恨不得“咸阳一炬作消寒。”

一九一七年七月辫军首领张勋宣布实行清室复辟，结果为段祺瑞打败。亚老作《感事四首》，指出革命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张勋复辟必定失败，“传首行看辫发拖”，说他会被拖着辫发杀头。打倒张勋后段祺瑞拥立冯国璋为总统。冯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辛亥革命时曾率清军攻陷汉阳，双手沾满革命军民的鲜血，所以亚老在《后感事四首》中骂冯“南下长江曾血染”、“丘山罪已千秋定”。一九二○年亚老作《诸将六首》，咏的是从反袁到护法期间军阀割据与内哄的情况，表示他自己的观感。其中最后一首咏讨伐桂系军阀获得胜利，“六月兴师志竟偿”。末两句“南天佳气今葱郁，倘有雄师奠朔方”，那是诗人希望早日北伐，肃清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势力。

2、 诗以人重，身体力行
亚老主张“诗以人重”，主张诗人要有气节。他自己在这方面就身体力行，旗帜鲜明。他关心的是社会现状的改变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所以他的诗充满了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情绪。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给柳亚子的信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在清朝末年我国的诗坛上出现了一股逆流，即所谓同光体（同治、光绪两朝）。他们自封为诗派的正宗，看不起新成立的南社诗人，南社诗人以柳亚子为代表是宗唐的，认为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创造了风格优美、形式整齐的五言、七言的绝句和律诗。而同光体以模仿宋诗为主。这一派以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都是清朝的遗老，不敢正视现实，把诗歌作为避世的渊薮。亚老对于宋诗本来没有什么仇怨，他就是不满意清室的反动腐朽，尤其是对于亡国大夫的遗老郑孝胥、陈三立等深恶痛绝。他以为人的品德若卑劣，其诗格也就不会高了。他为胡寄尘诗集作序，大骂同光体的遗老。但是南社社友中也有少数人捧同光体的，如朱鸳雏、成舍我等，他们先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为郑孝胥等辩护，指责柳亚子不该辱骂遗老。后来朱鸳雏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论诗斥柳亚子》诗六首，骂亚子“如此厚颜廉耻丧，居然庸妄窃诗盟。”亚子在盛怒之下，以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分别宣布将朱鸳雏、成舍我两人驱逐出社。这样做，虽然过火了一些，也体现了亚老“诗以人重”的一贯主张。

3、 技巧娴熟，挥洒自如
亚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断进步的一生。他的诗歌作品，正是他进步思想的集中反映。更由于他对旧体诗词，有极深的功力，娴熟的技巧，就能把进步的思想内容用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水乳交融，和谐统一。

亚老的诗，以七律为最多，写得也最好。他运用格律，出神入化，音韵协调，和谐铿锵。读起来琅琅上口，耐人回味。

南社发起人之一高天梅在《诗中八贤歌》中说，“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俦。”赞扬亚老的七律诗可以与唐诗相媲美。

柳亚子在少年时期，吟诗作对，已崭露头角。他又天赋聪慧，读了不少历代名家的诗，且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色。他有了感触，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不耐苦吟。一九四五年他在重庆时，到毛啸岑经营的合众保险公司楼上小坐，听到薛凤昌（公侠）为日本宪兵队囚于吴江，义不受辱，绝食而死。凤昌是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的老师，他听了神情凄然，索笔疾书，成诗三首，其速度令人震惊。

到了晚年，亚老作诗的艺术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欢喜步人家的原韵，连续步原韵称为迭韵。有时他一连迭韵几十首，最多时竟迭至一百五十多首。他这样连续多次用同一个韵赋诗，却一点不露凑韵和生硬的痕迹，说明他才力的雄厚与技巧的纯熟。有一次亚老与友人谈起诗的步韵问题，大家以为最好能突破原韵字义的限制，另出新意。可是有些字义所谓险韵者，几乎令人无从下手。亚老说：“那不一定棘手。”“即如吹嘘的那个‘嘘’字，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来？”在座的田汉说。亚老略加思索，即吟道：“中山主义传千古，鲁迅精神付一嘘。怎么样？”大家无不叹服。

笔者又发现，亚老的诗中，有两个巧妙的句子，用字奇特，但意义贴切，真可谓天衣无缝，绝妙好辞。一句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纪念马克思一百三十一周年诞辰时所作诗的末句：“澎湃潮流沸海江”，七个字都是三点水偏旁。另一句是一九五一年《赠姜长林老友一首》这首诗的首句：“朱、张、侯、宛、李、黄、刘”，把七个人的姓连成一句诗。这七人是朱季恂、张应春、侯绍裘、宛希俨、李一谔、黄竞西和刘重民，都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领导人，且在“四·一二”事变中，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他们又都是姜柳两人的同事。这首诗的第二句是“火尽薪传意未休”。两句连起来，极有气势，使人看到了革命火炬，代代相传，烈士英魂，当可九泉含笑。象这样奇特的诗句，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也可找到，如《菩萨蛮·大柏地》词中首句为“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七种颜色，这与七个人的姓连成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年是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缅怀先贤，深表景仰之意，特作此文，以资纪念，并就正于柳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注：作者系芦墟中学退休教师，对南社和柳亚子的情况较为熟悉。

